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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機器人為誰「勞動」？ 
自動化新聞學引入新聞產製的影響

及論述
*

 
 

劉昌德** 

摘要 

隨著人工智慧與演算法等科技興起，新聞機器人等自動化新聞學

正逐步發展。本文整理當前自動化新聞學引入產製過程的狀況，透過

批判政治經濟學視角，將自動化新聞學置於新聞史脈絡，探討新聞機

器人可能如何影響新聞勞動過程。接著援引資方宰制勞工意識形態的

「製造共識」概念，爬梳自動化新聞學如何改寫或接合傳統客觀新聞

學，而得以在新聞場域中取得合法性。本研究以臺灣與中國的媒體相

關報導為對象，進行初步論述分析發現，兩地媒體都強調新科技引入

勞動過程為大勢所趨的「科技中心論」，不過在勞動與專業層面上，

發展新聞機器人較積極的中國媒體，比臺灣論述更傾向正面表述其影

響。經由此一前瞻議題的反思，本文檢視自動化新聞學發展的潛在衝

擊，並指出引入新科技所須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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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近年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快速發展下，包括演

算法（algorithm）與自然語言生成（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的技

術，出現了機器寫稿等科技應用作法的「自動化新聞學（automated 

journalism）」；這類科技應用或者也稱為機器人新聞學（ robot 

journalism）、機器寫稿新聞學（machine-written journalism）、演算

法 新 聞 學 （ algorithmic journalism ） 等 （ Carlson, 2015; Dörr & 

Hollnbuchner, 2017, p. 404; Linden, 2017）。 

台 灣 人 工 智 慧 實 驗 室 在 2018 年 1 月 推 出 「 記 者 快 抄

（Copycat）」預覽版第一版，成為臺灣以「人工智慧記者（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orters）」或「寫稿機器人（news-writing robots）」生

產新聞報導的「先行者」。從 2017 年 7 月就上線測試的「記者快

抄 」 ， 是 以 程 式 自 動 蒐 集 臺 灣 最 大 網 路 論 壇 「 批 踢 踢 實 業 坊

（PTT）」版上的熱門文章，號稱每天可產出約五百篇報導，並且自

行尋找新聞配圖。雖然是以網路使用者對媒體抄襲網路消息來源的嘲

諷語作為網站名稱，但是這個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副產品（side 

project）」（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2017 年 12 月 7 日；楊安琪，

2017 年 8 月 9 日），卻開啟了臺灣自動化新聞學的里程碑。 

「記者快抄」的新聞產製過程，都由程式自動完成。首先，其程

式每半小時從 PTT 上擷取熱門文章，將內容分析拆解成句子；再經

由自然語言生成的「詞向量（word embedding）」等深度學習技術

（deep-learning），計算出拆解後每個句子的互相關連程度。再透過

演算法編輯重組句子，並經由線上蒐集多個媒體超過十萬篇新聞整理

出的報導模版（templates），進行文法矯正（grammar corrector）等程

序，潤飾後成為一篇完整的新聞報導。最後，實驗室開發了圖片搜尋

引擎的 RNN 模型，經由比對圖片描述與文章的文字相似度，找出圖

文較為相符的圖片（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2017 年 12 月 7 日；何維

涓，2018 年 1 月 24 日）。 

人工智慧所衍生自動寫稿等新技術，近年來在歐美新聞實務界有

快速發展。例如業界中居於領先地位的美國 Narrative Science 和

Automated Insights 兩家業者，根據網路資料庫與演算法，經由對鉅量

資料進行分析，轉譯改寫為純淨新聞報導，最主要運用於運動賽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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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證券新聞營收與財報稿、氣象預報等以數據為主的新聞事件報導

上（Carlson, 2015; Linden, 2017）。 

在歐美技術帶動下，中國媒體近年來也有多家媒體投入自動化新

聞學的開發與使用。2015 年騰訊發布第一款寫稿機器人 Dreamwriter，

宣稱其處理數據等公告訊息的即時報導，能比人類記者的速度更快；

並於當年 9 月 10 日在騰訊財經撰寫了一篇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的短

訊，文末標註為寫作機器人的作品，強調其自動化的程度與速度：

「根據演算法在第一時間自動生成稿件……一分鐘內將重要資訊和解

讀送達用戶」（王海濤，2016；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位於上海的第一財經，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推

出「DT 稿王」的寫稿機器人。透過篩選與分析財經資料庫中的上市

公司公告、財務報告、股票行情走勢等大量資料，DT 稿王號稱其分

析速度是人類閱讀速度的 50 倍，每日可以分析高達 3,000 萬字的處理

速度。在生產速度上，寫稿速度更提高到一分鐘內可完成 1,600 字的

財經報導（宿思，2016 年 9 月 5 日）。官方通訊社的新華社也引入寫

稿機器人「快筆小新」，號稱三秒鐘可完成一篇財報分析稿件，將新

科技融入編輯室的新聞產製工作流程當中；南方都市報在 2017 年運

用寫稿機器人「小南」，蒐集中國鐵路資訊寫成春運短訊報導（BBC

中文網，2018 年 1 月 30 日；王悅、支庭榮，2016）。不只新聞媒體

運用寫稿機器人發送即時訊息，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溝發生七級地

震，中國地震局的中國地震台網所使用的寫稿機器人，在 25 秒內完

成一篇 540 字報導，並搭配四張圖片（自由時報電子報，2017 年 8 月

9 日）。 

自動化新聞學導致新聞記者擔憂工作機會將被取代，但許多寫稿

機器人的程式業者回應，AI 對記者不是威脅、反而是協助。台灣人

工智慧實驗室也表示，透過 Copycat 在網路上自動化挑選主題與生成

報導，人類記者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精進文章的切入視野，提升報導

的品質（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2017 年 12 月 7 日）。就如同該網站

的 AI 記者介紹所說，希望能「拯救（人類）記者過勞」（見圖

1）。 

包括自動生成報導程式的寫稿機器人、新聞網路平台（news 

aggregators）的演算法推送、社群媒體編輯機器人等由人工智慧與演

算法技術的新聞產製應用，本文通稱為「新聞機器人」（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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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s）；而受此技術所影響的新聞產製過程與作法則稱為「自動化新

聞學」。新聞機器人引進新聞產製過程所形成的自動化新聞學，對新

聞工作者產生何種衝擊、又如何取得行動者的共識而能引入媒體的勞

動過程？本文梳理相關文獻，前瞻性地討論自動化新聞學的影響；並

以華文地區之臺灣與中國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為對象，進行論述分

析，以理解新聞機器人等新科技相關論述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所展現的

異同，藉以凸顯資方如何型構勞動的意識形態。對此一新科技在新聞

勞動與專業層面影響的分析，可以讓本地新聞界省思「科技物」的社

會性、及其對新聞產製與消費的可能影響，在新聞機器人等新科技使

用上能有更具批判性的思考，進而在實質上提升媒體工作與產品的品

質。 

 
圖 1 

 
資料來源：記者快抄網站，取自 http://news.ptt.cc/ 

 

貳、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學的發展 

所 謂 的 新 聞 機 器 人 或 者 類 似 詞 彙 的 指 涉 ， 以 學 者 Carlson

（2015）的簡單定義其作法與範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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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將資料（data）轉化為新聞敘事（a news narrative）的

一套電腦程式，在過程中鮮少、或甚至完全不需要人力的介

入（p. 416）。 

 
這樣的一套程式或演算法，意味著新一代的新聞實務工作中，大

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人工智慧、以及傳統新聞專業的三者

結合，也是電腦工程技術與新聞技術的跨領域應用。整體來說，這些

系列詞彙，代表著新聞學的「向計算轉（computational turn）」與

「向量化轉（quantitative turn）」的產業轉變方向（Bucher, 2017, p. 

919; Carlson, 2015, p. 419）。 

在美國的新聞媒體中，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率先使

用寫稿機器人進行報導。自 2014 年起，洛杉磯時報的寫稿機器人，

根據官方數據生成的地震預警消息，發布即時報導。當洛杉磯發生較

大規模地震時，該寫稿機器人只花費三分鐘，就發出第一則正確的即

時報導。洛杉磯時報所採用系統程式的業者，希望能透過大量產製，

達到在媒體報導中有九成出自寫稿機器人之手的目標（BBC 中文網，

2018 年 1 月 30 日；ETtoday，2014 年 7 月 5 日；張棟，2017 年 7 月

10 日；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Carlson, 2015）。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 2013 年為 Amazon 創始人 J. 

Bezos 收購後，對於應用人工智慧於新聞工作的推動更為積極，不只

限於前述事實查核，也開始進入寫稿產製過程中。2016 年華盛頓郵報

在官方網站推出名為 Heliograf 的寫稿機器人，一開始用於里約奧運

的賽事結果報導之中。接著，在當年底的國會選舉結果報導中，開始

生產即時新聞。Heliograf 可以連結到選舉紀錄網站，然後選擇與關鍵

字能夠配合、由記者預先製作的敘事模版中，製作相關的即時新聞報

導。在 2016 年 11 月的國會選舉當中，Heliograf 在大體上獨立運作的

狀況下，產製了五百多篇報導，合計吸引了 50 萬次點閱量。2017 年

華盛頓郵報進一步宣布，將以寫稿機器人來報導高中的美式足球賽事

（BBC 中文網，2018 年 1 月 30 日；鈦媒體，2017 年 2 月 22 日）。 

除了報社之外，過去以純淨新聞報導販售給各地方媒體為主要營

業收入的通訊社，對於寫稿機器人也有極為濃厚的興趣。美國聯合通

訊社［美聯社］（Association Press）自 2014 年 7 月開始使用

Automated Insights 的自動撰稿系統 Wordsmith，主要項目為財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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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其最快速度可在一分鐘內產生 2,000 篇即時報導。美聯社過去處

理規模龐大的公司財務報告的數據，必須要耗費大量人力，每一季大

約生產三百篇財報報導。連結芝加哥 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 的數

據資料庫之後，自動撰稿程式 Wordsmith 可以即時產生一則 150 字到

300 字的新聞，在發布前只要經由編輯檢查內容是否妥當，耗費的時

間與人力都可大幅精簡。估計每一季財報報導可提高至 4,400 則，比

起過去的純人力產能，大約提高了十五倍，所用的時間節省了約九成

（ETtoday，2014 年 7 月 5 日；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鈦媒體，

2017 年 2 月 22 日；Linden, 2017）。到了 2018 年，美聯社的寫稿機

器人已能從大量數據中篩選出新聞線索，並寫出新聞報導，混在人類

記者撰寫的稿件中，提供給媒體客戶，且看不出太大差異，甚至並未

經由人工修改就直接被媒體客戶採用刊登（BBC 中文網，2018 年 1

月 30 日）。 

除了美聯社之外，Automated Insights 的客戶，還包括新聞入口網

站的雅虎（Yahoo!）與美國最大有線電視系統商 Comcast。其中，雅

虎使用 Wordsmith 來自動撰寫足球報導，並經由人工輔助來回饋

Automated Insights 進行修正與調整（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 

在歐洲，英國聯合通訊社（Press Association）與新創媒體公司

Urbs Media 共同開發的「記者、資料與機器人計畫（Reporter and 

Data and Robots, RADAR）」，2017 年獲得了 Google 投資 70 萬歐

元。此一程式從政府部門等公開資料庫搜尋線索，透過自然語言生成

的電腦自動撰稿，來製作新聞報導模版，估計每月可生產 3,000 篇地

方議題的報導。客戶包括英國與愛爾蘭各地的報社，提供報導類型主

要在社會新聞、生活健康等主題。該計畫並不是以取代人類記者為目

的，而是透過兩者協作以完成新聞報導；程式模仿專業記者的特定寫

作風格和用詞，使報導看起來更具個性（iFanr 愛範兒，2017 年 7 月

10 日；張棟，2017 年 7 月 10 日；Press Association, 2017, December 

12）。 

除了上述英國聯合通訊社主導的計畫之外，歐洲還有多家科技業

者也投入寫稿機器人的研究發展。例如，德國的 Retresco 與 Aexea、

法國的 Syllabs、以及英國的 Arria 等多家寫稿機器人軟體開發公司，

主要是以產製股市訊息、氣象預報、以及足球賽事等報導為主。法國

世界報（Le Monde）在 2015 年地方選舉當中，採用 Syllabs 的寫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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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在選舉日當晚生產了 34,000 則選舉結果報導（Linden, 2017, p. 

130）。 

在北歐地區，瑞典報業集團 Mittmedia 引進寫稿機器人，為旗下

各地方報紙產製氣象報導與體育新聞，並以演算法進行對讀者的個人

化推送。丹麥的財經通訊社 Ritzau Finans 則是運用新聞報導模版的方

式，幫 70 家公司客製化其營收報告（Linden, 2017, p. 130）。另外，

荷蘭的新聞通訊社研發以未成年讀者為主要客群的寫稿機器人，希望

透過較平易近人的用詞，產製符合特定客群的報導。整體來說，根據

路透社新聞學研究中心（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的調查，歐洲各國許多媒體在一些簡單量化結果的即時報導中，例如

選舉結果與財經消息等，使用自動撰稿機器人稿件的狀況，愈趨普遍

（BBC 中文網，2018 年 1 月 30 日）。 

因此，跨國搜尋引擎 Google 對於此一發展投以關注，除了前述

對英國聯合通訊社的計畫投資之外，也資助其他演算法新聞的研究發

展，例如半島電視台的自動化新聞與群眾新聞平台維基論壇報

（WikiTribune）等，據媒體報導，總計這項數位化新聞的投資金額將

超過兩千萬歐元（iFanr 愛範兒，2017 年 7 月 10 日）。 

歐美之外，在臺灣鄰近的日本、韓國、與中國，電腦化新聞也有

一定程度的發展。2008 年成立的日本 JX 通訊社，員工中有七成為程

式工程師，而沒有任何記者。JX 通訊社透過蒐集社群媒體資料的 Fast 

Alert 程式，經過人工智慧分析其內容，號稱一秒最多可產出兩百則

即時新聞。JX 通訊社及其產品 Fast Alert 的媒體客戶，包括朝日電

視、AbemaNews 頻道等，另外也透過名為 News Digest 的手機 App，

直接推播新聞給一般使用者（吳佳臻，2017 年 10 月 27 日）。 

韓國聯合通訊社［韓聯社］於 2017 年開發使用寫稿機器人程式

Soccerbot，初期試用於報導英超聯賽的比賽結果，然後在 2018 年初

正式使用於平昌冬季奧運會的賽事報導中。韓聯社將之應用於賽事快

訊、賽事日程或變動訊息、獎牌排行榜、創新紀錄消息等，項目包括

15 個單項運動。寫稿機器人可以在比賽結束時隨即產生即時報導，並

同步把報導放上冬奧官網，寫稿的速度比人類記者要快，且內容據稱

並不遜色（王嘉源，2017 年 8 月 26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2018 年 2

月 14 日）。 

再者，除了寫稿機器人以外，也有許多過去的編輯工作，可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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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與機器人程式取代。除了像是 Google News 與 Yahoo!的新聞網

路平台（news aggregators）透過演算法進行客製化的新聞報導推送之

外（Dörr & Hollnbuchner, 2017; Toraman & Can, 2015），還有像是編

輯台上查證的繁複作業，新聞機器人也透過人工智慧的回饋自動學習

與 調 整 功 能 ， 加 上 大 數 據 分 析 的 功 能 ， 過 濾 錯 誤 訊 息 （ mis-

information）或假訊息（dis-information）。 

華盛頓郵報早於 2012 年底，就開始一項名為 truth teller 的即時新

聞查核計畫。這個程式記錄新聞報導中的文字、語音等，將這些訊息

與可連結的資料庫內容進行對比，以確認訊息真偽。2013 年美國眾議

院選舉的辯論中，共和黨候選人 Kevin McCarthy 聲稱對富人加稅將導

致減少 70 萬個工作機會，華盛頓郵報便透過此一新聞查核機器人，

將之以紅色字體標示為「錯誤（false）」，並連結相關網頁與資料加

以釐清 （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鈦媒體，2017 年 2 月 22 日；

Carlson, 2015; Holmes, 2013, January 29）。洛杉磯時報也曾經報導加

州將發生大地震的警報訊息，後來是由程式比對訊息而檢查出來是錯

誤消息。因此，設計這套系統的業者當時也期待，未來寫稿機器人足

以生產出獲得普利茲新聞獎的高品質報導（ETtoday，2014 年 7 月 5

日；iFanr 愛範兒，2017 年 7 月 10 日）。 

在自然語言生成與演算法的發展之下，也出現了「社群媒體機器

人」。美國平面媒體代表之一的紐約時報，研發了社群媒體編輯機器

人 Blossom，負責社群媒體上的推送工作。該程式利用演算法，取代

人類社群編輯（social media managers）的工作，對 Facebook 等社群

媒體上進行資料分析，從每天數百則報導中，篩選出潛在的熱門文

章，適合推送到不同社群平台。2015 年時，Blossom 每天大約推送三

百篇文章；而經過 Blossom 挑選出的文章，其平均點閱率是其他文章

的 38 倍之譜（虎嗅，2015 年 9 月 10 日）。 

其實，社群媒體編輯機器人的出現，與所謂「聊天機器人

（Chatbots）」的發展有直接關連。Chatbots 除了能夠以自然語言模

仿人類在社群媒體上留言之外，也會透過自動學習系統，不只是輸入

字彙與文法等，更會連結大數據資料與人類工程師的協助，學習適當

地回應其他人在社群網站上的留言（Susskind, 2018, December 4）。 

聊天機器人或留言機器人，對於社群媒體上的輿論風向有極大的

影響力，逐漸影響輿論與新聞媒體的資料蒐集與採訪（BBC 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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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30 日）。因此，當新聞媒體愈來愈依賴社群媒體作為新

聞來源，不只作為觀察社會反應、更作為直接引用的來源素材時，機

器人在演算法新聞學上的影響，也就愈發是一重要的議題。舉例來

說，2016 年英國脫歐之前，Twitter 上估計有三分之一的聲量，是由

留言機器人所製造，特別是支持脫歐的聲音，咸信有更大比例是機器

人留言。同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估計大約有五分之一留言，是機器

人所產製，而且有一大部分來自俄羅斯。2018 年政治異議記者與專欄

作家 Jamal Khashoggi 在沙烏地阿拉伯駐土耳其大使館被殺害，外界

矛頭指向該國王儲 Mohammed bin Salman。但接下來幾天中，阿拉伯

語的社群媒體上爆量支持 Salman，光是十月當中的某一日，「我們都

相信 Mohammed bin Salman（“We all have trust in Mohammed bin 

Salman”）」的留言，就達到了 25 萬次；「我們站在領導人這一邊

（“We have stand by our leader”）」的留言超過六萬次；另外，也有十

萬則留言，希望使用推特的沙烏地阿拉伯人，不要追蹤「國家敵人」

（“Unfollow enemies of the nation”, Susskind, 2018, December 4）。 

根據 2016 年的資料顯示，聊天機器人或 social bots 大概在

Twitter 上的訊息量佔了 8.5%、在臉書上佔了 7%，大部分是散布政治

或商業的各種假訊息；而在 2018 年初的估計，Twitter 上大約有

15%、四千八百萬帳號是 social bots，臉書則有六千萬個假帳號

（Confessore, Dance, Harris, & Hansen, 2018, January 27; Lokot & 

Diakopoulos, 2016, p. 683）。為了防堵社群行銷帶來社群媒體經營上

的問題，跨國的 Instagram 在 2018 年 11 月就表示，不允許以「第三

方應用程式」、或「假帳號」等方式，來提高特定帳號的受歡迎程度

的作法。Instagram 的作法也是以一套「機器學習工具」的自動程式，

分析使用者行為來鎖定按讚與留言機器人的假帳號，再加以後續處

理，希望確保社群媒體上的人際真實互動（ETtoday，2018 年 11 月

20 日）。 

在臺灣，專職社群營銷的行銷公司與網紅，也使用許多方式在受

歡迎的社群網站上，包括臉書、PTT、與 Instagram 上，以自動按讚機

器人、付費網軍、以及聯合網紅等方式，操控網路輿論與「帶風

向」。一些網路行銷公司透過程式開發，以及搭配雇用十數人的人力

與機器協作方式，培養出數以千計的大量假帳號「半機器人」網軍。

具備人工智慧與人力合作的網軍，可以在短期內在社群媒體內大量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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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貼文、開啟討論或回覆評論等。在 2017 年「林奕含事件」時的

PTT 討論中，與更早的 2015 年「歷史課綱微調」事件中，這些留言

機器人與人力合作的輿論操控，就發揮過型塑網路意見的作用（孔德

廉，2018 年 9 月 27 日 a，2018 年 9 月 27 日 b），並造成主流大眾媒

體的重視，從而影響甚至主導了政治與民意的風向，對新聞媒體造成

極大挑戰。 

社群媒體上的留言機器人或聊天機器人，未來還可能更進一步發

展成可以與受訪者互動、提問、蒐集資料的「採訪」機器人。例如中

國新華社在 2017 年就應用中國科技大學研發推出智慧型機器人「佳

佳」，以特約記者的身份，透過視訊越洋採訪美國著名網路趨勢分析

者、連線（Wired）雜誌前主編 Kevin Kelly（新戰略機器人網，2017

年 4 月 25 日）。雖然對話過程不盡如研究團隊所期盼，但也預示自

動化新聞的發展，並不僅止於寫稿機器人，未來也可能取代記者進行

採訪工作，成為更完整的「記者機器人」。 

綜上所述，演算法與大數據等科技帶動的新聞機器人，近年在美

國、歐洲、日本、與韓國等地有快速的發展，與臺灣同屬華語地區的

中國新聞媒體，也對此一技術有所著墨。相較於此，臺灣新聞媒體似

乎較不熱衷於新聞機器人、特別是寫稿機器人的技術發展，而僅僅有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試驗型作品。本地的新聞媒體於新聞機器人的

發展相對落後，除了程式設計應用技術發展水平的可能因素之外，也

需要考慮政治經濟條件與媒體資本等情境的影響。再者，在引入新科

技至新聞場域前，更需要對於新聞勞動與媒體專業的影響有所省思，

而非對新科技的使用有過於天真的擁抱、或甚至盲目的崇拜。因此，

本文接著透過批判政治經濟學途徑，探索新科技引入媒體勞動過程

中，對新聞工作者與新聞專業的影響。 

 

參、去技術化：自動化新聞學對新聞工作的衝擊 

1970 年代以降，科技發展使得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體制出現變

革，因而出現許多科技樂觀主義者提出「後工業革命」或「資訊革

命」的論點，認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將可打破階級的不平等、帶來完整

充分的民主參與（Dordick、汪琪，1995）。但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H. 

Schiller（1969, 1981）批評，資訊革命立論缺乏對於傳播科技發展背

後的社會結構因素的認識，進而提出美國「資訊－軍事複合體」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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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直指在冷戰時代的資訊科技發展，事實上是由美國軍事需求、政

府官僚、以及大型財團所主導與在其中上下其手獲取大量利益。

Webster & Robins（1998, 1999）則更進一步將科技發展放在 18 世紀

資本主義以來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的脈絡，認為

近年數位科技是把所有人都吸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領地的過程；Fuchs

（2014, pp. 33-34）則歸納指出，隨著線上廣告的各種形式與無所不

在，甚至高度侵害所有使用者的個人隱私資料，使得網際網路不斷地

為大型企業所剝削，網路經濟為跨國媒體集團所主導，演變為一種行

銷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所有使用者平等參與的民主模式。 

近年數位演算能力提升後，大數據（big data）與演算法成為包括

媒體等社會各層面的新顯學。但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Mosco（2014）回

顧大數據與雲端科技（the cloud technology）的起源，溯及 1950 年代

以降的商業需求與資料庫建置，當前雲端運算與鉅量資料的主導行動

者 ， 更 主 要 是 亞 馬 遜 （ Amazon ） 、 微 軟 （ Microsoft ） 、 谷 哥

（Google）、蘋果（Apple）、及臉書（Facebook）等跨國企業。商業

力量之外，新世紀初期美國與新興霸權中國的對抗中，美國政府軍事

與情報單位尋求與大型財團建立夥伴關係，而在雲端技術與大數據的

運用中，協助相關技術與產業的建立與擴張，掌握了全球數位資料的

核心關鍵霸權。另一方面，雲端科技與社群網站業者，也在 2000 年

代中期開始加強對美國各級政府的遊說行動，型塑雲端科技與大數據

為可以解決各類問題的新萬靈丹迷思。 

資本將特定科技引入包括新聞媒體等社會各層面的生產與消費之

中，並非科技中立發展下的特定或必然，而是被權力挑選的結果。數

位科技是一種「科技社會系統（techno-social system）」，必須從權

力架構與社會關係的角度，討論媒體資本如何引入新科技到新聞產製

過程中、以及如何對新聞工作者產生衝擊、以及引發可能的反抗或協

商（Fuchs, 2014）。 

技術快速成長，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得以低成本處理程式及大量數

位資訊，一方面提升了勞工工作效率與組織溝通效能，另一方面更增

進了管理階層對於勞工的監控（Howcroft & Taylor, 2014）。更重要的

是許多勞工的勞動技能被數位程式所取代，或者改變為無須繁複思考

或特殊技巧的低技能工作，而出現了 Braverman（1974）所描述的

「去技術化」困境。勞動核心知識與經驗因為機器引入與科學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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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級 （ degradation ） 」 ， 原 本 需 要 「 勞 心 型 」 的 「 構 思

（conception）」階段工作，從勞動者的工作現場（shop floor）消

失，被辦公室內的管理階層所接管；而勞工只需要從事分工更為精

細、管控更為嚴格的「勞力型」的「執行（execution）」，管理階層

得以控制整個生產過程與佔有勞動產品。科技引入勞動過程的去技術

化效果，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首先是勞工整體技能比過去手工藝時

期要降低許多；其次則是他們所負責的工作，從過去整合構思與執行

的整體技術，逐漸變成只需要單調重複的勞力技術。去技術化之後所

帶來的影響，一方面是工作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勞工的可替代

性提高，因此包括薪資等勞動條件都降低。白領勞工不能免於去技術

化，許多上班族所負責的工作也是單調刻板的勞力工作，工作壓力也

因而大幅增加。 

在媒體發展歷史中，科技引入對新聞工作者造成的去技術化現象

也一再重演。從 19 世紀中期以降的印刷技術歷史，因為各種科技的

引入，使得排字工人（typesetters）與排版工人（compositors）的技術

工作降級與消失。英美報業 1960 年代中期，引入照相排版等科技，

導致排版工與打字員的工作消失；1980 年代中期電腦引入編輯室，更

裁減了許多排版工人，而編輯室內各種分工的編輯們，則是增加了更

多原本屬於排版間的工作（Noon, 1993; Russial, 1989; Zimbalist, 

1979）。 

1990 年代電腦與網路等數位科技進一步引入媒體生產，新聞工

作者面對聚合下的多技能要求，必須同時處理各種不同媒體素材的技

術問題，無法全心從事採訪報導；網路帶來大量資訊及各種即時訊息

的需求，使得記者工作壓力大增、工作與休閒的區隔更為模糊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00）。在臺灣，報社引進

電腦化與網路，削減了資深記者與編輯的不可替代性，轉化了核心技

術，使得記者行業進入門檻降低，並且相應發展是整體新聞工作者的

工作條件惡化、工作壓力增高（Liu, 2006）。近年來隨著行動裝置普

及，即時訊息的市場與需求量上升，臺灣許多新聞媒體要求記者必須

負責即時報導，導致記者感受到新聞工作趨向瑣碎化、工作壓力增

加、以及採訪與報導水準的降低，也形成了速度至上的趕工儀式（王

偊菁，2016；劉蕙苓，2018；鄭宇融，2014）。王維菁（2013）對臺

灣電視與報紙記者的研究也顯示，資方運用新科技造成去技術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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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壓低了記者薪資水平。 

綜觀前述媒體發展的歷史，新聞工作者面對新科技持續引入編輯

室的勞動過程，遭遇了「執行」與「構思」的分離、導致勞動技能的

降級，個別記者特有的不可替代性被逐步剝除，勞動條件與工作負擔

都逐步惡化，顯示了新科技對新聞工作者的去技術化效果。 

近年數位科技的引入，記者必須學習與具備愈來愈多各種新型態

媒材，對於新聞工作愈來愈大的時間壓力、以及愈來愈壓縮的資源，

其實也將過去傳統新聞工作核心技術、包括更需要資歷與經驗的背景

脈絡知識與查證技巧能力等，加以抹除與降級，而導致新聞勞動去技

術化、或者是兩級化（polarization of skills）的後果（Rottwilm, 2014, 

p. 13）。 

大數據科技透過低廉成本以電腦程式處理複雜事務，導致更多新

聞勞動力被電腦所取代。資料新聞學等由程式設計師所主導的資料新

聞工作，以及網路上資料共享開源社群的加入，形成「程式設計新聞

工作者（programmer-journalists）」，也對既有的新聞工作者帶來衝

擊（Parasie & Dagiral, 2012）。過去記者「專業」的核心勞動技能為

資訊蒐集與書寫能力，而非使用媒體工具的技術。但是在電腦等數位

科技介入之後，甚至是鉅量資料所產生的新型態「程式設計型記

者」，已經喧賓奪主地降低了原本「構思」層面的記者核心能力，而

增加對於「執行」層面技術能力的要求。同時，新聞管理階層對於理

性控制的需求提高，也應用數位科技加深對記者的監控與速度，都顯

現了去技術化的持續演變（Örnebring, 2010）。 

新聞機器人的引入，也引起新聞工作者對自動化取代人類記者工

作的焦慮。許多記者擔心，新聞工作的入門門檻降低，原本年輕記者

入行後所做的初階工作，現在被電腦取代，顯示去技術化的效果。更

有甚者認為，自動化新聞轉化了記者勞動技術中的「蒐集資訊」與

「新聞寫作」的核心，記者將因此被降級成為機器作業員（machine 

operators）一般的重複性操作，未來新聞工作因而只是重複無意義的

動作（Linden, 2017, pp. 123-124）。 

Paulussen（2012）對北比利時的記者工作調查研究顯示，網路成

為主要的新聞媒體流通管道之後，相關科技的引入促成線上新聞工作

（online journalism）蔚為主流，記者的工作技能與方式轉變，卻不一

定帶來新聞勞動力的解放。他指出，多數記者的工作量增加、工時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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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代表科技簡化生產流程之後，管理階層透過進一步的管理控制，

要求生產效能極大化，因此記者的工作量不減反增。因為必須處理更

多的電腦與網路資訊，使得記者在生產過程中，不一定必須去採訪現

場，而可以從其他媒體抓取內容重製發布，記者的工作轉變為以辦公

桌 與 辦 公 室 為 中 心 （ desk-bound, office-based ） 的 「 久 坐 新 聞 學

（sedentary or sit-down journalism）」；而且這樣的媒體生產過程會成

為一種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的循環，因為重視網路上的訊

息，所以媒體會以參酌網路已經發布的消息作為主要的查證與新聞來

源，記者的勞動環境與技術也就愈往數位環境轉化。 

在自動化新聞學的演進下，寫稿機器人與網路新聞平台演算法對

於記者與編輯的工作，都有直接的衝擊與影響。過去多數研究顯示，

媒體管理部門積極引入數位科技到新聞產製，以簡化生產流程與提升

或要求記者編輯的多工（multi-task）與多技能（multi-skilling），最

主要的動力在於節省成本，特別是在新聞媒體產業不景氣的環境下尤

為如此（Dickinson, Matthews, & Saltzis, 2013, p. 9）。舉例來說，英國

聯合通訊社的 RADAR 自動寫稿程式，就是以小型地方媒體因面臨經

濟壓力，而必須以更具有成本效益比的方式來產製地方新聞報導，作

為其產品推廣的利基所在（張棟，2017 年 7 月 10 日）。Thurman, 

Dörr, & Kunert（2017）的研究中，受訪的實際使用過寫稿機器人的新

聞工作者普遍相信，新聞機器人與演算法的新聞應用，能夠為媒體業

者降低新聞產製成本、增快出版速度。 

觀諸傳播史，媒體資方往往以降低成本為考量、引入新科技以取

代相對高成本的人力，達成去技術化的目標；但是開發寫稿機器人的

程式業者與引入的媒體企業仍辯駁，並不會因此裁減員工。例如瑞典

報業集團 Mittmedia 宣稱，引進寫稿機器人並非為了裁減人力與節省

成本，而是為了更有效地產製更多地方報導（Linden, 2017）。包括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經理階層都表示，自動化新聞並不是為了

消極的裁減人力，而是為了更為積極的目標，用來減輕記者在日常例

行性即時新聞、大量數據輸入等枯燥工作的沈重負擔，進而讓記者可

以專注於更需要人腦思考的問題，深入各項報導議題（ETtoday，

2014 年 7 月 5 日；鈦媒體，2017 年 2 月 22 日）。「無記者」的日本

JX 通訊社也表示，像是搜尋網路與社群媒體上資訊的工作，應該由

機器人與程式來處理；人類記者要花費時間到現場採訪、及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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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件（吳佳臻，2017 年 10 月 27 日）。 

反駁去技術化的論者認為，自動化新聞的科技引入不但可以提高

新聞品質，例如透過網路搜尋以強化記者的查證能力、並加快速度更

符合新聞價值中的即時性，更可以藉著科技不斷的革新，轉化與升級

技術（Thurman et al., 2017, p. 1242）。從 1996 年到 2011 的 15 年

間，對 31 個國家多達兩萬九千名記者的跨國調查研究顯示，自上世

紀末的資訊傳播科技進展，所帶來的媒體產業與技術層面的劇烈改

變，多數記者抱持了正面態度，認為專業技術是有正面提升效益。舉

例來說，2007 年法國記者調查中顯示，超過六成的新聞工作者認為

「多媒體新聞學」是「有好處的」，而認為對記者工作是「一種威

脅」的，則是不到四成的相對少數（Willnat, Weaver, & Choi, 2013, 

pp. 175-176）。 

部分學者支持上述「新科技解放新聞勞動」的可能性，認為記者

可以藉由新科技的引入，透過包括演算法等成本較低的技術取代勞動

力 ， 從 而 讓 記 者 從 其 原 本 必 須 負 擔 的 大 量 而 單 調 的 工 作 解 放

（Örnebring, 2010）。在自動化新聞的實際操作中，曾有與寫稿機器

人合作產製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大多認為自動化新聞有其限制。因為

人工智慧與電腦化的程式無論如何調整與自我學習，還是永遠不能擁

有像人類的深層感受（intuitive feelings），特別是所謂「新聞感

（news sense）」與「新聞鼻（nose for news）」，是人類記者所獨有

的。因為寫稿機器人缺乏「靈性（instincts）」，「演算法永遠不能

取代人類對讀者所需的心智判斷」，所以自動化新聞不會導致記者去

技術化的效果（Bucher, 2017; Thurman et al., 2017）。 

因此，Carlson（2015）分析指出，自動化新聞重新界定了何為

「新聞勞動」。在勞動議題上對自動化新聞持負面態度的論述，認為

數據化與演算法，取代了白領新聞工作者原本獨具的創意與技術，將

造成許多記者失業。另一方面，對自動化新聞持正面態度的論述，則

指出自動化新聞的發展下，程式可以取代許多重複性高又不需要創意

的每日新聞報導工作，因此記者就可以從繁瑣無趣的事件報導中解

放，可以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在需要創意與洞察力的深度報導。進一

步來看，因為自動化新聞的報導寫作需要製作不同的報導類型與模版

（templates），因此人類記者可以在其中擔任「原型作者／原型記者

（meta-writer/meta-journalist）」，為自動化新聞預設程序、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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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新職位雖然改變了記者勞動的樣貌，但不一定造成失業與去技

術化。 

綜上所述，從新科技引入新聞產製的歷史觀察，新聞機器人與自

動化新聞學的發展，主要仍順從資本家對於勞動過程的控制，透過科

技引入對於勞工逐步去技術化的效果，達成媒體老闆「降低成本」的

目標。但也有論者認為，寫稿機器人等新科技將會協助媒體工作者升

級技術，讓記者的勞動力從瑣碎的事務中解放出來，或者創造出作為

寫稿程式之學習對象的「原型記者」等新興工作，因此對於自動化新

聞學在新聞勞動上的影響，抱持正面態度。 

 

肆、製造共識：自動化新聞學對新聞專業的影響 

從上世紀八○年代印刷與排版的電腦化開始，數位科技引入新聞

室的過程當中，新聞工作者對於產製與技術的改變，或許抵抗、或許

協商、或許接受，這些不同的集體行為與反應，受到了新聞專業的傳

統與規範相當大的影響（Dickinson et al., 2013）。如前所述，新聞機

器人同樣是在社會權力建構下，被引入新聞室的產製過程當中。

Linden（2017）指出，典型科技至上論者 Zuboff（1988）對新聞室自

動化科技的名言「所有可以被自動化的都會被自動化（Everything that 

can be automated will be automated）」，其實忽視了社會各種行動

者、特別是具有影響力的團體，對於何項新科技、在何時、以何種方

式引入，其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不是單單由技術發展的水平

而決定。因此，他修改上述名言為： 

 
  只有在自動化被所有相關有影響力的社會團體接受時，

所有的事情才能被自動化（everything will be automated if and 

when it becomes acceptable to all relevant social groups with 

influence, Linden, 2017, p. 126）。 

 
因此，媒體資方、主管階層、新聞工作者、乃至技術工程師等，

對於自動化科技有一定共識後，才會在新聞場域引入新科技。如同

Burawoy（1979, 1985）在勞動過程理論上援用 Gramsci 的霸權概念後

的「意識形態轉向」。他指出，勞動過程中整合「強制」與「共識」

的元素，才得以使勞工願意與資方一同追求利潤。勞工的「志願性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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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特別是非強迫性的志願趕工，是在包括「內部勞動力市場」與

「工會等內部國家」工廠的特定體制下形成共識。許多學者沿用

Burawoy 志願性順服概念，接合 Foucault 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身

體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探討管理階層如何以管理制度將

這些資方權力銘刻在勞工的身體上，並馴化勞工的主體（謝國雄，

1997）。例如文化產業的資方便以「企業論述」結合彈性雇用體制，

說服工作者接受企業價值對文化產製的必要性與益處，也讓創意工作

者以此型塑的自身的勞動主體性、不斷地再生產類似邏輯的論述，而

使這些創意工作者願意配合資方需求進行自我剝削，甚至在無法達成

資方剝削的目標時進行自我譴責（Banks, 2007）。 

因此，自動化新聞學是否能真正落實執行，不只是技術問題，也

是政治與經濟問題（Bucher, 2017）；同時，更是 Burawoy（1985）

所稱的意識形態問題。寫稿機器人等自動化新聞的新科技，除了必須

放在資本社會中的權力脈絡下，觀察其引入生產過程的動機與過程、

以及其政治與經濟層面的影響之外，更必須分析不同的行動者在社會

權力架構中如何回應，並在新聞場域中如何進行論述霸權的爭奪，而

具體展現在新聞專業的詮釋與重塑過程當中。本小節進一步分析自動

化新聞學的意識形態面向，也就是新聞界的論述如何推動新聞機器人

的引入，以及協商與改寫新聞專業的各種原則。 

對於記者等新聞界主要行動者，對新聞室引入自動化科技的認知

與態度，受到新聞學專業的論述極大影響。像是 Faltesek（2013）就

曾經指出，資料新聞學（data journalism）此一「新顯學」，意味著透

過各種公開數據，特別是網路上的資料，可以從混亂的數字中發現特

定秩序解釋，並且繞過當中的各項噪音干擾，以多數人能迅速理解的

圖表清楚分析說明，並進而挖掘出一種邏輯理性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

題。但是這項技術是在「科技中立」論點下發展出來的技術方法，假

定數據的儲存、篩選、蒐集、以及視覺的呈現，都如同數學世界一般

理性透明，因此可以迴避各種政治性的干擾。但事實上，大數據是一

種高度政治性的數字技術與美學技術。1950 年代以後，社會科學界的

量化統計方法與新聞界的「精確新聞報導」，都曾經引發各種追隨熱

潮；大數據方法雖然引用的資料庫數據更為海量，但仍然像統計學一

樣要面對數字無法完全解釋所有社會活動的爭議。對大數據的過度推

崇，是對公共討論與多樣美學再現的政治清空（politics evac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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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技術「去政治化」的作法。其實大數據並不總是客觀呈現世界，

而是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數字技術手段，包裝在「科技中立」與

「客觀呈現」的表象下，得以符合客觀新聞學的專業原則，而順利引

入新聞產製。 

自動化新聞學面臨類似的挑戰，也在引入時有類似的去政治化策

略。傳統新聞專業核心概念中，包括批判思考、公共服務、作為第四

權的監督角色，新聞報導必須秉持公正、中立、客觀、公平、正確的

原則，新聞記者具備專業自主性、免於遭外力控制或影響等，使得許

多新聞工作者認為，具備較高附加價值能力（higher value-added 

activities）的資深記者，無法被簡化為簡單技能、難以被自動化程式

所取代。特別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更需要資深記者的經驗與技術

來篩選與查證這些海量數據與訊息。因此，對於使用報導模版與公式

的寫稿機器人，多數受訪新聞工作者與專家學者都認為，只能運用在

運動賽事或氣象報導等較為簡化的訊息報導（Linden, 2017）。 

再者，新聞機器人的演算法與程式設計，乃至於報導模版的公式

設定等，設計並不透明公開，更受到資方管理階層與程式設計者的組

織或個人偏見影響，因此並不如同大數據的提倡者、或者自動化新聞

學引入者所宣稱的那樣完全中立客觀。對於自動化新聞學的透明度與

公正性、乃至於其引用資料庫的數據正確性，都引發了新聞工作者的

新聞倫理疑慮（Thurman et al., 2017, p. 1252）。 

Dörr & Hollnbuchner（2017）進一步討論自動化新聞學對追求事

實的新聞倫理原則所帶來的挑戰。他們指出，大量數據與資訊、及新

興新聞網路平台（news aggregators）從各處網站互相抓取內容，導致

傳統新聞學的查證原則被漠視。再者，意見表達優先於事實確認的

「後事實（post-fact）／後真相（post-truth）」輿論環境，挑戰了既

有新聞倫理所強調的可信度、正確性、客觀公正等價值。因為演算法

與自動語言生成的技術，讓個人記者不再是最主要的道德行動者。許

多過去非新聞領域的行動者，例如程式設計師等，都進入新聞產製。

因此，他們認為在自動化新聞中，個人專業領域的倫理要求重要性降

低，媒體組織與系統的重要性提升，並且需要設計對程式設計師等新

興行動者的倫理規範。 

許多學者指出，自動化新聞學對既有的媒體倫理規範不只是有所

改變，甚至是因而受到破壞。所謂「客觀」的演算法與程式，原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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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設計者的既有偏見，而且在不透明的狀況下，傾向增強政府與商

業的力量，因此如何保持新聞專業要求的透明性與可靠性，成為重要

議題（Diakopoulos, 2015; Gillespie, 2014）。 

寫稿機器人等自動化科技帶來的新聞倫理難題，包括透過演算法

的權威取代了記者專業，也挑戰了原本新聞專業與非專業的界線，使

得記者的集體認同受到重塑。Carlson（2018）也指出，演算法常被當

作「客觀」的計算工具，但事實上演算法的設計，常常是基於設計者

自身所處的文化與制度等權力結構，因此並非單純的工具，而受到既

有權力結構與各種行動者的影響。在中國媒體引入新聞機器人寫稿之

後，相關學者評論也指出演算法的不透明性，一方面可能帶來閱聽人

或使用者的同質化、或一般所謂「同溫層（echo chamber）」的疑

慮。像是何苑與張洪忠（2018）分析了機器寫作的原理與發展後指

出，作為基於演算法與依賴網路大數據作為消息來源的寫作程式，其

新聞價值判斷相當程度受制於網路上的熱門話題，因此會造成新聞選

取以網路使用者點閱的議題為主而有所偏頗；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寫

稿程式源頭的演算法若有錯誤，比起人類記者的採寫錯誤更難以辨

識，而造成更為嚴重的缺陷而無法察覺，或者加諸其上的權力控制更

為隱蔽與黑箱（楊春瑤，2019 年 5 月 15 日；鄭春風，2018 年 10

月）。 

在實際的調查上，Bucher（2017）採取文化研究途徑，以意義構

連（articulation）的概念，探討新聞工作者與組織內，對於電腦化的

論述建構與意識形態召喚。該研究透過訪談四家北歐新聞媒體的十位

管理階層、編輯、與程式開發者（developers），並透過對網路媒體

編輯室達五天的田野觀察，發現新聞工作者擔憂自動化新聞透過演算

法，針對個人社經地位、所屬社會階層、政治立場、興趣喜好等推送

不同的報導，將導致民主的公共討論受到挑戰。因為演算法造成許多

公眾只能看到同溫層的意見與報導，導致知的權利受到侵蝕，也會讓

新聞學核心之一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受到挑戰。因此，許多新聞工

作者因而無法接受使用演算法的新聞入口網站取代了過去以媒體為核

心的資訊流通方式。新聞工作者認為電腦化與自動化必須跟人類記者

「一起思考（think with）」與合作，而不是模仿（simulate）人類的

工作。因此自動化新聞學是在既有編輯工作上增添（add-on）新的可

能性與功能，但不能由機器決定新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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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學的引入生產，一方面在論述上

受到新聞工作者的傳統專業認同所凝聚的抗拒，但另一方面卻也在資

方與科技主導的論述鬥爭中，開始影響或轉化新聞專業的意識形態。 

首先，新聞專業的意識形態中，對所有新科技發展抱持正面態

度，甚至將之作為新聞學的指引，其來有自。早從 19 世紀末發韌時

期的美國新聞業，對於新科技與引入機器至新聞產製過程與流通環

節，就有高度的正面評價與期待。新聞工作者的勞動的範圍與價值，

一直是受到新科技如何使用於新聞蒐集、寫作、與生產的過程中，所

不斷改變與重新評價（Salcetti, 1995, p. 49）。許多學者指出，新聞工

作者普遍堅信，隨著新科技的演進與不斷革新，本來就是媒體與新聞

專業的本質 ，也是新聞 教育的核心 之一（Creech & Mendelson, 

2015）。因此，新聞工作者對於生產過程中引入最新科技，包括當前

新興的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學，其態度通常是肯定與接受，認為

是「無可阻擋的趨勢」，很少加以抵抗；而「電腦化」更在新聞技術

與時俱進的意識形態下，成為數位化時代中新聞學的重要的組織架構

（organizing framework）及論述秩序（discursive order, Bucher, 2017, 

p. 919）。 

Carlson（2015, 2018）認為，強調不帶個人偏見與主觀判斷的新

聞客觀性原則（objectivity），一方面質疑人類記者個人專業判斷的主

觀性本質，而積極尋找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則認同演算法在本質上的

客觀性，而傾向支持此一科技所衍生的個人化新聞推送之編輯機器人

與自動化新聞學。雖然持負面態度的論述認為，自動化新聞是一種演

算法權威（algorithmic authority），由不透明的電腦程式計算，取代

了原本記者的專業判斷與影響力。但是，對自動化新聞學持正面態度

的論述則指出，講求客觀公正的新聞學，過去始終無法擺脫記者編輯

的主觀判斷與個人偏見；相對來說，自動化新聞的演算法，一視同仁

地根據相關數據計算而得出的報導內容，是更能符合公正報導的「演

算法客觀性（algorithmic objectivity）」。當許多人批評自動化新聞無

法達到人類記者的人性特徵，例如創意、幽默、批判思考等，但這樣

的特質，正是客觀新聞的方向，自動化新聞也正代表了「超越人類記

者能力」的報導技術的新權威。Carlson 進一步指出，除了客觀性原

則之外，新聞學本身推崇的開放性與民主原則，以及技術門檻的降

低，都讓所謂的新聞專業判斷透明化，而更易於接納演算法等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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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的引入。 

認定演算法的寫稿機器人或「編輯機器人」遠比人類更符合「客

觀性」的論點，更可見於資訊科技領域之專家學者的信念當中。舉例

來說，建置新聞網路平台演算法的資訊科技學者 Toraman & Can

（2015）就這樣表示： 

 
  要求你審閱幾篇報導，然後就挑出最重要的新聞事件

［作為推薦給讀者的頭條］，［對人類編輯來說］是一項非

常艱鉅的挑戰。無論是因為無心之過、還是因為一己偏見，

人類編輯往往會挑出根本沒價值的新聞（worthless news）。

因此，必須要研發出能夠自動為網路新聞平台（news 

aggregators）分析與挑選重要新聞的人工智能演算法（p. 

676）。 

 
這段話幾乎等於把新聞業從歐美發展一百多年來，「人類編輯」

每天從無數事件中挑選重要報導、決定新聞優先順序、與安排版面配

置的「新聞專業判斷」，都看成是但憑運氣或主觀價值，而必須由

「完全客觀」的演算法來加以取代。 

Carlson（2015）指出，寫稿機器人帶來技術的想像，在引進新聞

產製過程的發展當中，對這項技術進行社會性的重塑。他以 Narrative 

Science 這家業者的相關宣傳、以及有關的報導與反應，分析圍繞自

動化新聞學此一新科技的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s），以之來理解

寫稿機器人對新聞媒體與工作的可能影響。自動化新聞重新界定了新

聞的寫作形式（compositional forms）。雖然持負面態度的論述認為，

自動化新聞的報導類型，集中在大量產製的股市消息與企業營收稿、

或者運動賽事的比賽結果報導，呈現非常高的一致性與公式化。不過

持正面態度的論述則指出，自動化新聞的報導是一種以使用者為導

向，快速製作的新興專業且客製化的新聞寫作（同上引，pp. 425-

426）。 

在實際調查中，Thurman et al.（2017）以工作坊形式訪談包括

BBC、CNN、路透社等各媒體中具備與寫稿機器人合作產製經驗的十

位新聞工作者，他們普遍相信，寫稿機器人等自動化新聞的新科技引

入是無可阻擋的趨勢，能增加新聞產量、加快產能與速度以符合即時

性要求，還相信這將可以提升新聞報導的深度與廣度。而 Lat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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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fors（2010, July）也指出，透過 AI 演算法的協助，新聞工作者

將能夠有機會為目標閱聽人撰寫他們所需要的新聞內容，並且根據廣

告商的需求以及新聞專業追求真實的原則，提供優質的互動性報導。 

綜上所述，在歐美新聞媒體發展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的過程

中，新聞學的意識形態、以及新聞工作者對於引入這項新科技態度，

所共同構成的新聞場域論述，一方面，新聞記者仍對人類記者的不可

取代性有所堅持，並對於演算法權威有所憂慮，而出現「反抗」論

述；另一方面則是出現「宰制」論述，以新聞專業中的「科技客觀」

與即時性等原則為基礎，接受此為「不可避免」的趨勢，並且將之視

為一種符合客觀性的中立技術。資方在引入自動化新聞學時，如何將

之塑造為不可迴避的自然科技物，以及可以進一步符合傳統客觀新聞

學的想像，就成了論述鬥爭中的關鍵議題。 

 

伍、臺灣與中國媒體論述中的自動化新聞學 

綜前所述，新科技引入新聞媒體勞動過程中，技術物的使用並非

全然中立，而是受到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及資本在勞動現場

的管理控制下，不斷型塑與調整。其中除了媒體管理階層的去技術化

手段之外，資方也進一步主導建構或協商勞資間的「共識」，並具體

地由相關論述所塑造與再現。 

為了理解新聞機器人此一技術物，如何在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透過論述有不同的塑造與呈現，本小節進一步對臺灣與中國媒體

的新聞機器人相關論述，進行初步考察。首先，在政治層面上，臺灣

與中國政府皆對於發展人工智慧的科技都有相當的關注與資助；其

次，在經濟層面上，過去兩地新聞媒體組織在產製過程中的數位化，

都有相當程度之引入與使用；最後，在技術應用上，兩地於中文化的

電腦相關應用也有相近的發展。但是兩地媒體業者近年在新聞機器人

等自動化新聞學的使用與投資上，卻有明顯差異。因此，透過對臺灣

與中國的媒體論述異同比較，希望能夠初步分析兩地因為近年媒體產

業結構與社會文化之差異，所導致兩地媒體在製造勞動共識的不同，

以及因之而在新聞產製過程對人工智慧科技有不同的使用與態度。 

本研究經由兩地之網路新聞資料庫，以相同之關鍵字與日期範圍

進行相關新聞報導之蒐集。兩地各以一至二個較具代表性之新聞資料

庫 作 為 管 道 ， 中 國 之 新 聞 報 導 透 過 「 人 民 網 」 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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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該網站是由中國共產黨黨報人民日報

控股成立的官方網媒，其蒐集內容不僅有人民日報或人民網，也包括

中國各家新聞媒體；在中國中央網信辦網路傳播雜誌主辦「中國新聞

網站傳播力榜」於 2017 年、2018 年的評比中，皆列於第一位（人民

網，2018 年 1 月 30 日；網路傳播雜誌，2018 年 12 月 24 日）。臺灣

的 報 導 則 透 過 「 中 央 通 訊 社 ［ 中 央 社 ］ 新 聞 全 文 檢 索 」

（http://search.cna.com.tw/User/Login?ReturnUrl=%2f）與「聯合知識

庫」（http://udndata.com/ndapp/Index#fm）兩個新聞資料庫進行。前

者是國家新聞通訊社的資料庫，在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2018 年數位新聞報告中，居國內使用者的即時新聞信任度

第一位（中央通訊社，無年代）；後者則是發行量長期居於市場主流

地位之報業集團的資料庫，蒐集內容除了該報系之外，也包括數個合

作的雜誌媒體（聯合報系，無年代）。 

本研究以「新聞機器人」、「機器人記者」、「機器寫稿」、與

「人工智慧」等四個關鍵字，在新聞機器人開始運用於媒體工作的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間搜尋。在人民網共蒐集

114 則、中央通訊社與聯合知識庫則為 33 則新聞報導與評論。本研究

根據前述兩個小節文獻探討的分析，「對科技發展的態度」、「對新

聞勞動之影響」、以及「對新聞專業之衝擊」等三項，進行質化的論

述分析。 

 
一、對科技發展的態度：AI「大勢所趨」 

在兩地的媒體相關報導中，大多描述或認為人工智慧、以及與之

相應的應用如新聞機器人、聊天機器人等新科技，是「不可避免」或

「大勢所趨」。臺灣與中國此一相同的特徵，與歐美的媒體或學界論

述類似，都採取了「科技中心主義」的立場。 

在臺灣，新聞機器人被視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將會在新聞產

製愈來愈普及，成為媒體中採訪報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雖然不認為

人類記者會被全面性取代，但是臺灣的中央通訊社管理階層仍在報導

中表示，AI 科技在新聞產製終將日趨重要，「機器人寫的新聞在品

質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千萬不要低估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將給

人類社會帶來的強大而普遍性的衝擊」（中央通訊社，201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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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地媒體未採用新聞機器人，所以多數報導引述其他國家的

發展趨勢。報導引述中國媒體的使用，表示受到大數據處理需求的增

加，包括「物聯網」等感測工具，將讓自動化新聞的數據報導更具有

優勢（尹俊傑，2016 年 5 月 7 日）。而對於日本新聞機器人的報導，

也強調 AI 記者「能快速擷取公司新聞稿內容，將訊息提供給讀者，

雖暫時無法提供獨特觀點，但相信不久將來會扮演愈來愈來重要角

色」（何秀玲，2017 年 6 月 19 日）。 

在中國媒體的相關報導中，對於此一「大勢所趨」抱持更強烈的

信念。如同過去 IBM 所發展的工智慧科技「深藍」電腦打敗人類西

洋棋王，新興的新聞機器人也即將取代人類記者。多數媒體報導對於

新聞產製引進自動寫稿程式，抱持正面態度，並且強調寫稿機器人快

速處理與分析大量數據的能力，將能夠讓新聞報導更為正確。例如： 

 
  從一堆數字裡湊一篇新聞稿，把它們複製到事先寫好的

大綱裡，再附上標題摘要，然後儘快發布，讓交易者瞭解應

該買入還是拋售。坦白說，在這方面，絲毫不會情緒化的機

器人可能比人類做得更好（光明日報，2014 年 8 月 18

日）。 

 
對於許多中國的報導或評論者來說，自動化新聞學的發展與應用

不僅是「必然與應然」，也可視為中國新聞媒體進步的一個里程碑。

同時，新興的機器寫稿程式對於中國新聞媒體來說，還可以進一步提

升報導的品質： 

 
  商業化運作帶來的市場競爭日趨激烈，尤其是以時效性

取勝的新聞業急需用全新的傳媒產品搶佔市場。而機器人新

聞正好符合這一迫切要求，從而成為新聞業發展的必然趨

勢。其次，人工智慧和大資料技術的迅猛發展給正在尋求出

路的新聞業帶來了福音，為新聞業的發展奠定了物質基礎，

也使得機器人新聞的產生成為一種必然。……人工智慧機器

人可以促進傳媒業傳統思維的轉化、採編流程的優化以及內

容結構的深化，日漸成為新聞生產過程的最佳觸媒（劉迷，

2018 年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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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的半官方組織中國記者協會表示，官媒應該要推動科技

進展，「在機器人寫稿、語音互動、人臉識別等智慧應用基礎上，進

一步加強終端智慧化建設，推動新聞資訊產品和終端迭代升級」，以

推升媒體品質（中國記協網，2018 年 6 月 19 日）。中國政府則透過

官方的規劃，支持 AI 技術在新聞產業上的應用，「『大力支持虛擬

現實等新興前沿領域創新和產業化』，從產業政策上支持了新聞和

VR 的媒介融合」（人民日報，2016 年 9 月 1 日）。在產業界方面，

中國的網路業者騰訊也在 2016 年的產業研討會上，強調 AI 科技對於

新聞產製品質提升的關鍵性角色： 

 
  AI 時代已經來臨，技術層面正在發生深刻的革命，諸

如機器學習、區塊鏈技術，將改變公司和行業格局……騰訊

的新聞機器人在奧運期間，通過大數據分析選出新聞點、抓

取內容，並按照特定的新聞題材成稿，約三千篇騰訊奧運資

訊報導均出自它手。機器人寫手的「工作寫作」更向「溝通

寫作」進一步，更體現 AI 的「智慧」屬性（IT 頻道，2016

年 9 月 21 日）。 

 
因此，與臺灣報導相較起來，中國媒體論述不但有同樣「科技中

心論」的特色，還更傾向於強調媒體產業與政府的主動角色，並賦予

新科技引入新聞產製極為正面的角色。 

 
二、對新聞工作的衝擊：取代抑或轉化 

新科技引入新聞產製後所引起的失業等勞動議題，長期受到關

注。在臺灣的相關報導中，人工智慧將如何取代白領專業工作者，也

一直是焦點之一。這些報導強調新聞機器人如何取代人類記者，成為

最主要的焦慮，例如報導標題直指「記者憂飯碗難保」（廖漢原，

2015 年 3 月 5 日）；或者引用國外研究表示，人工智慧對於白領階層

工作的全面性挑戰： 

 
  法國一項研究顯示，機器人將於十年後搶下 300 萬個工

作機會，失業率近乎因此翻倍，首當其衝的就是知識份子和

白領階層，例如會計師和記者（曾依璿，2014 年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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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報導也指出，寫稿機器人雖然取代記者，但也能對讀者提供

更好的媒體服務： 

 
  聯合報系董事長王文杉說：很多媒體對科技感到焦慮，

但科技也能夠幫助媒體更精確的投放內容給需要的用戶，而

不僅僅是「寫稿機器人」取代了記者，像電商龍頭 Amazon

買了實體店家 Whole Food，未來線上與線下（O2O）整合，

提供更好的服務（彭慧明、曾仁凱，2017 年 6 月 30 日）。 

 
與臺灣相關論述有明顯差異，中國媒體論述中，則大多忽視或甚

至避而不談人工智慧的去技術化效果。首先，中國相關報導強調新聞

機器人足以提升新聞報導的品質，也可以改善人類記者的工作，包括

寫稿機器人與演算法等人工智慧，可以因應網路時代的大量與快速的

即時資訊需求。因此，自動化新聞可以接手這些機械性的日常工作，

人類記者就能從過往這些瑣碎與一再重複的事件即時更新報導中「解

放」出來，轉而專注於需要人類洞見與分析能力的深度報導： 

 
  原來需要編輯記者用 15 至 30 分鐘時間完成的稿件，

「快筆小新」只需要三至五秒鐘就能完成，極大地降低了編

輯記者的工作強度，提升了新聞資訊的生成能力和發稿時效

性，讓編輯記者從基礎數據信息的採寫中解放出來，將更多

時間用於採寫深度分析稿件（鐘盈炯、張寒，2019 年 2 月

27 日）。 

 
因為新聞機器人與人類記者的技術與能力有所不同，因此中國媒

體認為新科技的引進，不見得導致失業，而是促成新型態人機合作的

記者工作： 

 

  寫稿機器人已經可以替代人類記者完成部分新聞採編工

作，並能夠精準分析受眾的瀏覽偏好，做出精準內容推送，

提供更加個性化的服務。這就要求人類記者必須快速轉崗到

寫稿機器人無法從事的報導領域，盡快適應人機協作一體工

作的新常態（張林賀，2019 年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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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中國的新聞報導與評論也強調，即便新聞機器人可能取代

了新聞工作，也僅限於那些「懶惰」的人類記者，認為「人工智能顛

覆和淘汰的記者，是那些沒有思想、又不去現場採訪、不會提問和追

問且只會待在電腦前面『扒稿整合』的懶惰的記者」（陳國權，2018

年 5 月 15 日）。新聞機器人並非「優秀」人類記者的競爭者，而是

新工具或者合作對象。特別是因為人工智慧並不具備創造力與美感能

力，所以中國的論述強調： 

 
  人類在出版和媒體方面永遠不會被機器人所取代，因為

創造力和藝術是寫作的一個基本和不可替代的部分。我們所

說的「機器替代人」並非不需要人，而是對人員素質提出了

更高的要求。人工智慧必將替代的是要求重複性和熟練度的

工作，而需要創造性、需要利用人情味進行創造的工作需求

不會減少。具體來說，在內容出版產業，「機器替代人」主

要影響的是出版產業中的校對、排版等人員，而內容出版企

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不但不會減少，反而會因為大量使用

人工智慧而有所增加（李小草，2019 年 6 月 25 日）。 

 
所以在中國相關論述中，更強調自動化新聞中的新型態新聞工作

機會，而較為忽略引入新科技過程中的勞動衝擊。有部分報導認為，

短期內並不會出現取代人類記者的可能，因為機器人記者還無法有足

夠的創造力（黃堃、郭爽，2017 年 4 月 24 日）；又或者甚至表示：

「短期內機器人可能會搶走一些工作機會，但從長期和全局來看，機

器人不但不會搶走工作機會，反而還會創造大量就業」（劉垠，2015

年 6 月 2 日）。 

 
三、對新聞專業的影響：破壞抑或提升 

機器人記者因為透過程式運算，往往被假設為可以「免除人為干

擾」的科技物，因此也被視為能夠實踐「中立」、「正確」等新聞原

則的完美機器。許多對人工智慧抱持正面態度的評論者或報導者，認

為自動化新聞學將可以達成傳統新聞學中客觀性的目標。在臺灣，許

多報導也傾向於正面看待運用人工智慧的新聞報導。例如中央社一篇

翻譯國際外電報導的標題，就直接指出自動化新聞學「又快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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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訊社，2019 年 3 月 10 日）。另外，一些報導也宣稱記者機

器人引入新聞產製之後，將可以增進媒體組織的效率；包括可以增加

新聞報導量、提升速度以符合即時性需求、以及降低人力成本等（中

央通訊社，2016 年 8 月 23 日）。 

不過另一方面，部分臺灣媒體報導也提醒了自動化新聞學在報導

敘事上的限制與缺陷。雖然寫稿機器人在演算法的設定原則下，對於

數字的處理與統計的計算較為正確，也可以免除人類記者的「個人」

成見與偏差，但也因此難以處理事件與報導中包括人類情感等的「非

資訊性」訊息。舉例來說，運動賽事中球迷對於所支持隊伍、特別是

國家代表隊或地主隊的熱情認同，目前的機器人記者就無法加以呈現

（廖漢原，2015 年 3 月 5 日；戴定國，2015 年 3 月 23 日）。 

相對來說，中國雖然有少數報導對新聞機器人目前主要限於體育

賽事與股市資訊等較為資訊式的報導，指出其無法處理人類情緒的缺

陷：「相比較新聞工作者豐富、幽默的表達方式來說，機器人生產

的新聞略顯單一」（王晶晶，2017 年 6 月 5 日）；但是，多數論述

則強調寫稿機器人在演算法與數據運用上，如何科學性地應用在對事

件的資訊呈現，特別是在股市訊息與體育賽事的即時報導，更強調人

工智慧在新聞報導中，能夠做到人類記者所無法企及的高度「正確」

與價值「中立」。 

 
  記者在涉及大量數據信息的報導中差錯率一般會有所提

高，機器人新聞就不需要擔心這個問題。準確性的提升是一

大改進……人工智慧在生產新聞、收集素材、輔助編輯時只

會依照演算法程式等進行，除非刻意的人工干預，否則其提

供的內容都將是一種將結構化的數據進行文本形式的可視化

表現，具有極強的客觀性。而人工生產難免會受各種各樣的

限制從而影響其客觀性（呂倩，2019 年 1 月 17 日）。 

 
不僅是認為相對於人類記者的新聞產製，新聞機器人可以做到更

為符合客觀性的需求；甚至是在當前網路各種錯誤資訊的「假新聞」

威脅下，扮演更積極的「解決方案」，成為當前新聞學困境的出路： 

 
  現在 AI 可以通過關鍵字、關鍵幀捕捉技術，通過大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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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比對技術，發現新聞中的異常點並實時糾錯，美國的一些

新聞審核工具甚至通過網上檢索發現假新聞。在此基礎上，

人工審核只需要針對重點事件、重點人物即可，加上 AI 超

強的學習能力輔助，錯誤率會大大降低（劉燁，2019 年 1

月 14 日）。 

 
整體來說，臺灣對於人工智慧的相關論述，對於其限制與負面影

響有所著墨；與臺灣相較，中國的自動化新聞學論述多強調其正面提

升的效能，而僅有少數觸及自動化新聞學對於新聞專業的負面影響。 

 

陸、小結 

由演算法與人工智慧所衍生的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學，在歐

美與中國等地逐漸發展；臺灣政府與科技產業雖然高舉 AI 願景，但

特別相比於華文世界的中國媒體，自動化新聞學在本地實務界的進展

卻顯得相對較為遲緩。不過，新科技引入新聞產製，並非以技術發展

水平作為唯一因素，而是必須將科技放入媒體政治經濟結構中加以觀

察，理解自動化新聞學可能帶來的未來衝擊為何，分析與討論是否引

入新科技來重塑新聞勞動面貌。 

在整理各國的自動化新聞學進展之後，第參與第肆小節討論新聞

機器人「勞動」對新聞工作與專業之衝擊。過去各種新科技引入新聞

產製的勞動過程後，新聞工作者、特別是媒體內的藍領勞工，不斷遭

遇「去技術化」的問題。而在新聞機器人與自動化新聞引入新聞產製

之後，一方面因為媒體資方以其利益考量主導科技使用，而造成記者

編輯等白領工作者遭到去技術化的憂慮；另一方面，也可能從單調的

即時資訊與冗繁資料中，獲得解放或轉型創造新型態工作職位；其

次，在新聞機器人引入新聞產製的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也重構新科

技的論述，新聞工作者所認同的傳統新聞專業原則，對於產製過程重

塑中的自動化新聞學有其不同共識製造或抗拒。這些不同的論述，說

明了自動化新聞學不僅僅呈現為一種技術物，更具有社會與論述建構

的意義。 

本研究進一步對本地媒體相關報導、及華文媒體中引入新聞機器

人較為積極的中國新聞媒體相關報導，進行初步的論述分析，探討與

比較兩地對於自動化新聞學的社會、勞動、專業的意識形態型構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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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析發現，第一，雖然有些許程度不同，但兩地的媒體論述都將

自動化新聞學的發展視為無可避免的「大勢所趨」，將科技物視為

「自然」而非「人造」，體現了與歐美論述類似的科技中心論；第

二，與中國對於自動化新聞學中勞動議題的相對輕忽，臺灣的媒體報

導中較大比例地強調新科技的去技術化效果，特別是新聞機器人可能

造成的記者失業問題。而中國的媒體論述中，更轉而強調新科技可能

為勞工帶來的解放潛能，表示新科技可以協助處理瑣碎繁重的即時報

導，讓記者可以專注於更需要創造力與分析能力的深度報導；第三，

與臺灣對於新聞機器人的報導品質抱持保留態度相較，中國的媒體論

述較為強調以演算法為基礎的新聞機器人，可以達到「中立」與「非

情緒」的客觀新聞學原則，因此主旋律集中在讚揚此一科技如何提升

報導品質，特別是在所謂「數據」之「事實」的敘述上。 

對於臺灣與中國媒體的自動化新聞學論述分析，可以發現兩地在

新聞機器人的引入過程中，一致地將之「自然化」的意識形態。但中

國媒體資方更積極於使用寫稿程式時，與臺灣媒體論述的差異性因而

凸顯。因此，如同 Faltesek（2013）所指出對大數據與資訊新聞學的

迷思中「去政治化」的特徵，當前中國媒體資方主導下的新聞報導對

於新聞機器人的論述，相比於未積極引入自動新聞學的臺灣媒體，更

偏向於給予正面之描述，而往往忽略其勞動剝削與演算法中的權力潛

在控制等問題。 

透過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過程理論與文化研究霸權理論融合的視

角，本文分析了新興的人工智慧科技，未來可能如何影響新聞工作的

最新圖像。因為本研究為對於新興科技應用的初探性分析，在論述分

析的對象與方法上都還有擴大與改進的空間；而在將來的研究方向

上，未來除了可以延伸媒體報導的論述分析、並進行更全面的量化與

質化方法探討之外，也應該進一步分析資方於「勞動現場」如何透過

不同機制製造工作者共識，以及本地與其他國家的媒體組織內部如何

型塑引入自動化新聞學的意識形態，展開更進一步的考察。本文希冀

透過對自動化新聞學的分析，讓社會與媒體工作者在面對新科技時，

提出更多批判性理解，以避免科技中心論的困境，並進而讓新科技的

使用，可以免於資方的經濟考量，而朝真正兼顧新聞勞動與專業品質

提升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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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gorithms, 
news bots and automated journalism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news 
production, which has reshaped journalistic work since the mid-2010s. 
Firs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and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introducing news bots into newsrooms in various countries. Second, the 
effects of automated journalism on journalistic labor, such as the effects on 
the skills, jobs, and autonomy in journalism,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labor process theor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resents how the discourse of 
automated journalism has been dominating or negotiating with traditional 
journalistic principles, such as objectivity and credibility. A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related news 
articles shows that media representations in China, where media 
organizations enthusiastically introduce the automated journalism into the 
newsroom, are more inclined to emphasiz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news bots 
on journalists work and quality of news reports. In summary,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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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review of various viewpoints and theories regarding the 
aforementioned emerg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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